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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魂记》的艺术特色及美学情趣

陈玄祐的《离魂记》是一篇仅五百字的唐代传奇，用今天的眼光看来，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小小说”或“一分钟小说”。它篇幅虽短小，但故事完整，情节神奇而曲折，人物形象鲜明，艺术结构奇特，堪称唐代传奇“小小说”中的佼佼者。这里着重探讨其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和波澜起伏的故事情节两大艺术特色及其美学情趣。

一、《离魂记》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影响

《离魂记》是一篇把异闻与言情相结合的传奇文，作于大历末年（七七九年）。写的是少女张倩娘爱上表兄王宙，灵魂与肉体分离，抗婚私奔，与情人形影相随的故事。这个题材并不新鲜，志怪小说集《幽明录》中的《庞阿》，写的是石氏那些爱上有妇之夫而离魂追随的故事。但《离魂记》不但在思想上明显加强，热烈颂扬婚姻自由，而且着意于描摹人物的心理活动，在艺术上大大地进步了，显示了作者在小说的写作上已具备较高自觉性和创造性。它是唐代小说成熟的起点。《离魂记》作者表现的男欢女爱并不是低级的色情，而是一种健康向上的爱情故事，因此，自问世以后千百年来，一直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这个以奇妙的构思和浪漫主义手法创作而成的优美动人的故事，开创了“离魂型”故事先河，对后世小说、戏曲创作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元代郑光祖把它改编为《倩女离魂》杂剧，明代汤显祖在《牡丹亭》中也借用了“离魂”的手法，清代《聊斋志异》中的《阿宝》等篇也效仿了它。“倩女离魂”竟成了文学上著名的典故。

二、《离魂记》的浪漫主义表现手法及美学价值

浪漫主义是文学艺术上的基本创作方法之一。它作为一种基本创作方法有其独立意义和独特的美学趣味。它反映在现实上，善于抒发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常用热情奔放的语言，瑰丽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来塑造人物形象。

1、《离魂记》的浪漫主义表现手法

《离魂记》杰出的艺术成就首先在于运用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通过奇特的想象写出了专一于爱情的倩娘在王宙离开家后，便魂离肉体追随王宙而去，竟将离魂与王宙在蜀地共同生活了五年，生了两子，之后又魂归原体，相依为命四十年。处于封建时代的青年女子，在爱情婚姻问题上，一般是难于打破封建礼教束缚，违抗父母之命的。小说借助“离魂”的方式，使倩娘与王宙终于比翼双飞。这种浪漫主义手法表现的“离魂”，理之所无而情之应有。倩娘与王宙心心相印，日夜互相思念，他们彼此“寝梦相感”一再强调倩娘在梦中也在思念王宙。由此倩宙两人，相识之深，思念之切，可以想见。倩娘心系王宙，梦寐以求，这就为其“离魂”提供了心理上的依据。再者，其父张镒将倩娘另许“宾寮之选者”，倩娘为了挣脱束缚她婚姻自由的樊篱，不得不另施对策，这就为其“离魂”提供了行动上的可能。又因为倩娘笃信王宙“深情不易”，这就使“离魂”有了可靠的归宿。因此倩娘的“离魂”，是追求婚姻自由的进步思想战胜礼教的一支赞歌。这一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意义重大。

2、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在美学上的价值

这一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在美学上极具价值。黑格尔说过：“最杰出的艺术本领就是想象”。又说：“真正的创造性就是艺术想象的活动”。(《美学》第一卷)陈玄祐运用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娴熟地驾驭着丰富而又奇特的艺术想象力，构思了倩娘离魂私奔王宙追求自由爱情的故事情节，确是积极浪漫主义的艺术花朵，是小说的优美、动人之处。它借助于虚幻的外衣，将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可能有的“离魂”的事却写得逼真、可信、感人，这实在是“传奇者责幻”（明代文学家袁于令语）的奇效。

唐代传奇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同其他文学作品中的浪漫主义手法一样，它表现的不是小说情节的真实，而是小说艺术的真实。这是小说的生命力之所在。小说的艺术的真实性就在于真实的写出普通的、常见的人情世态，写出了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的情理。这是中国古典美学关于情节的美学思想。《离魂记》所表现的故事情节是现实的，而其非现实的情节表现出来的事理则“都在人情物理上”，是合情合理的，这由虚幻的情节表现出来的“人情物理”，就表现出了中国古典小说的美学情趣。

同时，我们又必须指出，运用浪漫主义表现手法构思出来的传奇性的情节，又不能脱离现实性，而是应该和现实性统一起来，应该符合生活本身的逻辑。《离魂记》运用浪漫主义表现手法构思出来的传奇性的情节，是与唐朝社会的现实性统一的，是符合当时生活本身的逻辑的。当时男女青年处于封建主义思想的束缚之下，要实现真正的婚姻自由是不可能的，再加之当时人们还缺乏科学知识，相信人是有灵魂的，即使躯体不存在了，其灵魂还是存在的，而人尚活着，出现“离魂”当然是不奇怪的了。倘是今人写“离魂”之类的情节，不免要闹出笑话来，因为其情节的传奇性脱离了现实性，不符合当代人生活本身的逻辑。

《离魂记》浪漫主义的手法不仅表现在整个故事情节的构思上，而且还表现在具体情节传奇性与惊险性的结合上，它给人以极大的美感享受。如王宙离开倩娘“决别上船”，行了数里后，作品描写了这样的情节：夜方半，宙不寐，忽闻岸上有一人行声甚速，须臾至船。问之，乃倩娘徒行跣足而至。宙惊喜发狂，执手问其从来。这里，倩娘与王宙也都不知是人是魂，迷离恍惚，似真非真，奇特而惊险，使读者如坠五里雾中。直到魂体合一，才真相大白。这种奇险的情节，可以使读者得到一种精神上的愉悦和享受。这是因为读者的心理是“不险则不快，险极则快极”（金圣叹：《水浒传》第三十六回夹批）。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是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创作的传统手法。《离魂记》传奇的惊险的情节，给人的美学趣味是很醇厚的。

三、波澜起伏的故事情节及由此而表现出来的美学情趣

《离魂记》又一突出的艺术特色是波澜起伏的故事情节及由此而表现出来的美学情趣。

1、《离魂记》的故事情节

俗话说：文似看山不喜平。作为小说的情节忌平贵曲，也就是说小说的故事情节大忌平直而贵在曲折。高尔基曾经指出：“情节是性格的历史。”在小说创作中，为了要把构成情节的行动包括进去，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故事情节是人物在典型环境里的合乎他们的阶级地位和性格特点的言行的连续。作为小说，不管是鸿篇巨制，还是微型小品，要是读者喜欢看下去，就必须要有艺术魅力。要达到这一目的，除作品内容的因素外，在故事清洁的安排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尽量地避开平铺直叙，应该使情节有紧有松，那么，反映人生的文学作品的情节如果是笔直的、平淡的，那就显得很不真实，因而也就失去艺术生命力了。中国古典小说在情节安排上的一个传统特点就是或写平地风波，或写一波未平、一浪又起，其中出色的情节总是一环套一环，一扣连一扣，象个九连环似的。

《离魂记》虽脱胎于六朝志怪小说，然而，其情节已不是先前的“粗陈梗概”了，而是与唐代其他优秀传奇作品一样，也具有情节曲折的特点。特别是在五百字的作品中,能在情节上做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使读者获得尺幅卷波澜,咫尺胜万里的艺术效果,是作者在情节安排上的匠心之所在。这在唐代传奇中可谓凤毛麟角。

倩娘与王宙是表兄妹关系，自幼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又因王宙“幼聪悟，美容范”，所以深得张镒的器重，且常说：“他时当以倩娘妻之”。倩、宙长大后，二人“常私感想于寤寐，家人莫知其状”。据此看来，倩宙姻已是木已成舟，只待婚时里。可是，正当倩宙“私感想于寤寐”，处于热恋之时，竟有“宾寮选者求之。”更使人意料不到的是：张镒也竟然尽弃先前的许诺。把倩娘许给了宾寮选者。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对倩宙来说，真是棒打鸳鸯、晴天霹雳。这是情节上的第一折。接着便是倩娘“闻而郁抑”，王宙知而“深恚恨”，“阴恨悲动，诀别上船”，眼看着倩、宙这一对鸳鸯被打散，各奔东西，再无破镜重圆之望。这是情节上的二折。倩、宙诀别之后，似乎故事情节发展不下去了，谁知王宙“至山郭数里”，正处于“山重水复疑无路”之际，在“夜方半”且又“不寐”之时，“忽闻岸上有一人行声甚速，须臾至船。问之，乃倩娘徒行跣足而至”，“亡命来奔”，无疑，王宙又处于“柳暗花名又一村”的美妙时刻，“惊喜发狂，执手问其从来”这是情节上的第三折。这一折，倩宙彼此转悲为喜，将故事情节推向喜剧气氛的高潮。故事情节的第四折，则是在倩宙成婚五年“生两子、与镒绝信”的情况下，读者万万没想到倩娘提出“俱归衡州”回娘家。王宙独身先到张镒家“首谢其事”之后，却有张镒否认倩娘外出五年之事：“倩娘病在闺中数年，何其诡说也！”这一折使读者突然陷入五里雾中：倩娘在蜀五年，生二子是确凿无疑的事，在张镒家中怎么还有个倩娘竟在闺中病了数年？至此，疑窦顿生，文章在情节上又掀起一个波澜。故事的第五折是室中女闻“倩娘在船中”之事“喜而起，饰装更衣，笑而不语，出与相迎，翕然而合为一体，其衣裳皆重”。至此，读者才恍然大觉：原来外出五年的倩娘是家中倩娘的“离魂”。

2、波澜起伏的故事情节表现出来的美学情趣

《离魂记》在故事情节上的五个曲折，使故事情节一波未平，一浪又起，妙不可猜。这种腾挪跌拓、曲折多变、波澜起伏的情节，使人读之，时优时喜，时急时松，时惊时奇，引人入胜，给人以极好的美感享受。这种情节安排所产生的情趣，是中国古典小说美学在情节安排上的体现，是中国古典小说美学内容之一。

中国古典小说美学家们认为：“文章之妙，无过曲折。诚得百曲千曲万曲，百折千折万折之文，我纵心寻其起尽以自容与其间，斯真天下之至乐也”（金圣叹评点《西厢记》语）。金圣叹的这段话是对于艺术欣赏的美感经验的一种分析。就是说，如果作品的情节是曲折的，那么随着情节的波澜起伏的过程，而这种心理过程正是这样的。读《离魂记》，我们的心理过程正是这样的。读到张镒在倩、宙长大成人，且双双梦寐相奔时却又将女儿许给宾寮选者之际，我们既痛恨张镒的不守诺言而气愤，同时又为倩、宙的爱情因此而破裂感到痛惜，并予以深切同情。接着又是王宙远走，而倩女“徒行跣足而至”，倩、宙团聚，我们为之惊喜不已。特别是当倩、宙成亲五年而生二子，读者更是为之喜悦。之后是倩娘突然提出要“俱归衡州”，我们心头也涌上阴云，感到此事吉凶未卜，由此又为倩、宙的命运而提心。最后一折是倩女本体与离魂合二而一，读者则是惊喜交加，前疑尽释，快慰无穷。读者的这些心理活动，都是有《离魂记》故事情节波澜起伏、曲折多变引起的。这给我们一种美的享受，这是因为：“读书之乐，不大惊则不大喜，不大疑则不大快，不大急则不大慰”。（毛宗岗：《三国演义》第四十二回回首总评）《离魂记》在情节上的曲折多变，就是为了在读者心理引起大惊、大疑、大急，然后转化为大喜、大快、大慰，获得更大的美感享受。

我们初读《离魂记》的第一折时，不知有第二折，读第二折时又不知有第三折，甚至不知其还有第五折。其文势离奇曲折，非目之所尝睹也，而这种情节的曲折，在叙事上又是上下贯串，前后呼应，做到了“幻既出人意外，巧复在人意中”。《离魂记》出人意外地写了倩、宙爱情的曲折变化，写出了偶然性；在人意中则写出了因果性和必然性。写倩、宙爱情的曲折变化是为了引起读者的惊奇感；写故事情节在人意中则是为了引起读者的真实感。从《离魂记》的美学情趣中，我们可以进一步地认识到：作品的美感的产生，既需要惊奇感，也需要真实感。如果只有出人意外而没有在人意之中，读者看不到因果联系，看不到在偶然性中存在着的必然性，就会感到曲折的情节的不真实、不可信，那就不能产生美感，就连那点惊奇感也会随之而烟消云散。

总之，《离魂记》的浪漫主义表现手法和波澜起伏的故事情节所表现出来的艺术特色和美学趣味，都生动地告诉我们：小说“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事婉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的论述，对于鉴赏《离魂记》仍有很好的指导意义，而《离魂记》的艺术特色与美学趣味，对指导我们进行文学创作又不无现实的、直接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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